櫻桃
*篇名原文Die Kirschen，1947年完成，屬於戰後廢墟文學作品。作者Walfgang Bochert (1921-1947)，本篇出自作者遺集《悲哀的天竺葵及其他遺物中的故事》“Die traurigen Geranien und andere Geschichten aus dem Nachlaß”1961。
譯者：羅偉宏 (Lukas)
隔壁有玻璃碎裂聲。他現在要把櫻桃吃完，為我準備的櫻桃，他這麼想。而我正在發燒。她特意把櫻桃放到窗前，好讓它們可以涼透。現在他把杯子打翻了。而我在發燒。
病人站了起來，沿著牆推進，透過門縫看到他的父親坐在地上。他手上滿是櫻桃汁。到處都是櫻桃，病人想，到處都是櫻桃。我才是該吃了它們的人，我才是發燒的人。他滿手的櫻桃汁，它們肯定非常冰涼。它們可是她特意因為我發燒而放到窗前的啊！而他吃光了我全部的櫻桃。現在他坐在地上，沾了滿手的櫻桃汁。而我在發燒。他手上沾了冰涼的櫻桃汁，透心涼的櫻桃汁，它一定冰透了。它可是特意被放在窗前，因為我在發燒。
他挨著門把。它發出聲響時，父親抬頭。
孩子，你應該到床上去啊！發燒了就該快回床上，孩子。
滿滿都是櫻桃，病人喃喃道。他看著那隻手。滿滿都是櫻桃。你應該到床上去，孩子。父親扭曲臉孔試著起身，液體自手中滴落。
都是櫻桃，病人唸唸有詞，都是我的櫻桃。它們涼了吧？他大聲問道：是吧？它們一定涼透了，不是嗎？她可是特意把它們放在窗前，好讓它們涼透，好讓它們涼透啊！
父親無助的從下往上看著他。他微微一笑。我站不起來了，他表情扭曲笑著說。這簡直太愚蠢了，不過我是真的再也站不起來。
病人倚著門。門也輕聲的來回晃動。
它們涼了吧？他喃喃道，是吧?
因為我跌倒了，父親說。不過應該只是受了驚嚇，我全身癱瘓，他微笑著。這是因為我受到驚嚇，很快就好了。之後我就帶你回床上。你得趕緊上床。
病人看著那隻手。
啊，這不要緊，父親說，這只是道小傷口，一會兒就止血了。這是杯子弄的，父親揮手道。他表情扭曲往上看。希望她別生氣，這個杯子正巧是她喜歡的。這下我把它弄壞了，偏偏就是這個她很喜歡的杯子。我想沖洗它，這時候我滑倒了。我只是想把它沖涼一點再把你的櫻桃放進去。在床上用玻璃杯不容易喝，這我還知道。在床上用玻璃杯喝很不方便。
病人看著那隻手。櫻桃，他喃喃道，我的櫻桃?

父親再度嘗試站起。我等會兒就拿給你，他說。馬上，孩子，快上床去休息吧！因為你在發燒。我馬上拿去給你。它們還擺在窗前，好讓它們涼透。我馬上拿去給你。
病人倚著牆回到房間。當父親帶著櫻桃進來時，他已將頭深埋於棉被之中。
